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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记忆

安家正

铁匠这个行当已经差不多
消失了，但留在人们舌尖上的
众多话语却说明：这个行当曾
经与人们有着多么密切的关
系。光歇后语就有：

铁匠绣花——— 改行。
铁匠摆手——— 欠锤(揍)。
铁匠打铁——— 硬碰硬。
铁匠的墩子——— 听人锤。
铁匠的围裙——— 一身窟

窿。
铁匠传手艺——— 趁热打

铁。
铁匠铺里卖棉花——— 软硬

兼施。
铁锤叮叮当当，火花灼灼

闪烁，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绝对离不开铁匠。

就经营方式而论，铁匠有

两类：走村串庄的和定点加工
的。

走村串庄的，多半是三个
人一帮——— 一个师傅带着两个
徒弟，其中一个接近出师。他们
推着一辆小车，带着家什，还有
简单的行李。进村之后，倒是很
受农民的欢迎，热情地帮助他
们选择场地、支炉生火。他们的
生产是“来料加工”，很快活计
就来了。有的要给锄镰锨镢加
点钢铁，有的则要新打点铁制
工具。于是炉火通红，师傅把烧
得通红的铁件钳出来，放在砧
子上，手锤指挥，两个徒弟依照
手锤的指点锻打。叮叮当当，好
不热闹。可是夜晚呢？即使不是
露宿，那单薄的被褥也难以御
寒呀！夏天则除了烘烤之外，夜
里也得受蚊虫的叮咬。他们的
服务对象只是农民，都穷得叮
当响。黄县的文人写《铁匠谣》，
把铁匠生活美化得诗情画意，
只怕从祖辈起就没有人当过铁
匠。

烟台的铁匠不是流动的，
沿着通衢大道有零星的“红
炉”，往往附近有个给牲口上蹄

铁的棚子，再就是比较集中的
兴隆街。当年的兴隆街不只是
一条，铁匠铺也远不止一厂。他
们已经进行“批量生产”了，产
品由行商同意收购卖往地方。
当然，师傅不过是领着干活的

“把头”，掌柜的很少光临现场，
当时也根本无所谓的“劳动保
护”，有人把解放后才有的“皮
裙”说成了旧社会就有，那是忘
记了时代，当年有一条布满窟

窿的帆布围裙就已经很不错
了。

兴隆街上也流传着《铁匠
谣》：

铁锤叮当响，昼夜辛苦忙。
烟熏又火烤，炉前汗如浆。
累断脊梁骨，难养爹和娘。
三百六十行，最苦是铁匠。
如今，铁匠早已成为“消失

的行当”了，但是，歌谣却留在
了人间。

曲京溪

在我们胶东农村，养了多
个儿子的家庭，待一个或两个
儿子结婚后，一般要分家(只有
一个儿子的家庭也有分家的)，
而且儿子越多的家庭分家就越
早。分家，要对家庭财产进行分
割；对儿子儿媳赡养父母的义
务进行书面约定，并写成文书。
这种分家的文书，在我们家乡
叫做“分书”。

我父母一共生育了我们四
个儿子，我排行第三。大哥是
1975年结婚，到1976年有了我
侄子后，家里的人，增加到了十
二口。老少四代人，进出三间旧
草屋，不方便的地方日渐显多。
那年春天，父母拿出全家多年
的一点儿积蓄，生产队提供了
土坯、麦秸草还有人工，我们家
盖起了六间新草房。母亲说：

“老大，眼下房子也有了，你就
出去个人过日子吧。”大哥觉得
自己结婚才一年，就跟父母分
家，有点儿不好意思。而父母则
怕日子长了，跟我大嫂生出摩

擦，不如和和气气地分开过好。
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分家是要
请老舅来主持的。可我们的两
个舅，早已疾病缠身行动不便，
不能到场。父母就商议着，让生
产队的队长和会计来办理此
事。

那年代，农村还没有电灯。
一天晚饭后，父亲点上煤油灯，
又拿出了只有过年时才用的玻
璃罩灯，哈着气，把玻璃罩擦得
铮亮，也点了起来，放到了炕席
上。不一会儿，队长和会计来
了，父母便打发我们到东间奶
奶屋里去，叫我们掩上房门。父
母和队长会计说了一会儿话
后，大哥推门进了西间。我们好
奇地从门缝里朝西间瞅，见会
计正趴在炕沿上写着什么。父
亲先于母亲下世，直到2009年
母亲去世后，我们才在母亲的
遗物里，发现了一张尺幅大小，
旧了的红纸。大哥说这就是当
年他分家时的分书。我拿来看
时，见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旧
屋后边的六间房，西三间给大
哥，还有屋前的三棵杨树。大哥

每年供给父母：小麦160斤、玉
米200斤、花生10斤、花生油10

斤、养老钱60元；我二哥结婚
时，大哥出钱80元、我结婚时出
100元、四弟结婚时出200元 ;我
父母生病时，医药费超过10元
的，大哥出四分之一。

我发现，在这张分书中，大
哥供给父母吃的粮油，占了一
多半内容。分书，就是当年社会
的“表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
下，吃，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不但是人们追求的过程，而且
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世上没
有比饥饿更令人痛苦和尴尬的
了。分书，虽然不具备法律效
用，但它同样能对人起到约束
作用，制约着做子女的，履行对
父母的赡养义务。当父母年老
不能下地劳动了，子女能让老
人吃饱饭穿暖衣，就算是孝顺
孩子了。

在我见到的分书上，只是
约定了对父母的物质赡养，而
对父母精神赡养的条款一点儿
也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挺
大的缺憾。满身疾病的母亲，在

父亲过世后独自生活了12年后
下世了。母亲的离去，让我们撕
心裂肺，后悔不迭。我也知道，
人老了不但需要物质上的赡
养，而且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
藉，空巢孤独是老人最大的杀
手。但我总是说工作忙，没有常
回家看看母亲。我还曾错误地
以为，母亲不愿长期跟我们一
起住，是因为母亲老了图个清
静。其实，我母亲有多么的喜爱
热闹啊！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厚葬不如薄养，孝心不用约定，
行孝在当下，才是为人子女回
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选择，
也才是减轻失去至亲剜心般疼
痛的心灵妙药。

陈文念

爱好京剧的戏友，恐怕没
有人不知道京剧传统剧目《锁
麟囊》的，但知道这出戏选材于
登州人的可能就凤毛麟角了。
剧中所表现的两个主要人物薛
湘灵和赵守贞，一个仗义疏财，
富有爱心；一个知恩不忘，诚心
相报。弘扬了人间的真善美，折
射出登州人的人性光芒，世代
相传，长久不衰。

它是现代著名剧作家翁偶
虹专门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程
砚秋创作的新戏，1940年4月29

日首演于上海黄金大戏院，初
次面世，就引起剧坛轰动，是民
国末年为数不少的京剧新剧目
创作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成功之
作。在此后的岁月里，《锁麟囊》
一直是程派最具代表性的剧
目，大凡热爱程派艺术的演员
和观众，无不对《锁麟囊》耳熟
能详。那些优美的唱腔，流传了
半个多世纪后，愈益深入人心。

焦循是清乾嘉时人，他曾

在登州为官。此人厌恶官场而
迷恋乡野，十余年足迹不入城
市，专心致力于著述，有四十余
种、三百余卷问世。《锁麟囊》改
编是焦循笔记小说《只麈谈》记
载的一个行善得报的故事。

登州女主人公薛湘灵是
富家独生女儿，出阁路上在春
秋亭避雨，偶遇另一乘避雨的
轿子，坐着同一天出阁的贫家
女儿赵守贞。薛湘灵听贫女在
轿内啼哭，想起自己自幼生活
在富贵之家，锦衣珍食，不知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苦命人，动
了恻隐之心，将母亲给她作陪
嫁的装满珠宝的锁麟囊赠与
贫女。

六年后，登州遇洪灾，薛
湘灵家庭败落，和丈夫、儿子
也走散了，便独自辗转来到莱
州。这时她正饥肠辘辘，却身
无分文，恰遇当地一个姓卢的
富户向灾民舍粥，便在奶妈引
领下做了这家富户的保姆，侍
侯这家的小儿子天麟。一天，
天麟不小心把手里玩的球儿

扔进了后花园的一座小楼里，
薛湘灵便爬上楼去找球，无意
中发现桌子上供着一只锁麟
囊，仔细一看，正是当初自己
在春秋亭送给赵守贞之物。触
景生情，想起自己曾经的富贵
之家，从施舍别人而瞬间沦落
到亲人失散，贫苦不堪，不禁
悲从中来，失声恸哭。此情此
景被天麟看在眼里并告诉了
母亲赵守贞。原来赵守贞嫁到
卢家之后，就是靠着锁麟囊里
的珠宝而富贵起来。但她不忘
恩人，便在后花园里建起一座
楼，把锁麟囊供奉在里面，以
表达自己对恩人的感激和挂
念之情。赵守贞跟随天麟来到
楼上，问明缘由后方知眼前的
落魄女人就是当年帮助过自
己的恩人，于是立即拿出自己
最好的衣服给薛湘灵换上，并
把薛湘灵待为上宾，后来又帮
她找到了失散的亲人。

翁偶虹是著名戏剧作家，
深谙戏曲表现的规律，既能够
把浓处做得淡如清茶，更擅长

将淡处做得浓如醇酿。《锁麟
囊》写主人公薛湘灵的人生遭
遇极大变故，须臾之间，从豪富
人家撒娇使性的阔小姐，落魄
到衣食无着、生计无门的悲惨
境地。然而，剧本在这一变故
中，用来传达触动主人公内心
世界变化的细节，只不过是孩
子想要世间本无的绿马。薛湘
灵从富贵人家颐指气使、呼斥
下人的宠女沦落为仆役，借两
家孩子都想要剪一匹绿马，联
系在一起，虽然只是小到不能
再小的细节，却折射出贫富易
位的强烈对比。《锁麟囊》既有
耐人寻味的深刻哲理，又易于
获得普通观众的广泛认同；剧
情简单明晰，人物关系与线索
一目了然，因此才有极大空间，
让人回味不尽。这恰是前人所
谓“借琐屑传出苦情”的经典版
本，并因此传递出人生大智慧。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
知人生数顷刻分明”，这世上有
多少人昧于这再朴素不过的道
理？

肖义源

想不到一篇《烟台魁星楼哪去
了》的文章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尤其受到诸多老烟台人的热议。有
人说：“天天开车从魁星楼隧道穿
过，根本没关心隧道名字的来历，
原来烟台还真有一座魁星楼。可怎
么从来没见过，它在哪？”也有人
说：“当年小时候，魁星楼一带可热
闹啦！山上绿树成荫，山下小河流
水。天空湛蓝，空气清新。女人们坐
在河边赤着脚浸在水里边嬉说边
洗衣裳。孩子们则跑到山上魁星楼
里面趴老木 (捉迷藏 )，也比试攀
登。”(因为此座魁星楼虽是三层建
筑，但层间没有楼梯供上下。一层
墙壁让玩耍者用石头掏成几个脚
窝，胆大的靠它爬上二三层玩耍，
让人捉不到，胆小的只能在底层仰
着脖子干瞪眼，上不去捉不到就得
认输)。

“山坡下有几幢红瓦白墙建筑
风格独特的蚕丝学校小楼很映眼，
大人们都说那可是小洋楼啊！院内
有几个很深的大湾，夏天孩子们在
里面洗澡，水性好的就跑到湾边的
山上往下跳水，那可真叫一个刺
激！”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了：“咳！过
去魁星楼那一带确实美，风景秀
丽，天地人和！”(据史料记载：魁星
楼遍布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有35

个。魁星是上界神仙，虽其貌不扬，
却执掌朱笔大权，精心履行自己的
职责，古有“魁星点状元”一说。因
此，古代读书人常到魁星楼祈求学
业有成，好让自己或后代金榜提
名，光宗耀祖。烟台“魁星楼”始建
于清朝乾隆七年，由烟台奇山所城
里刘姓人所建)。

就是这样一座和全国35个共
同体的魁星楼，建后224年来，不
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座落在海拨
111米高的祈雨顶上(我们称开花
石 )，饱经战乱及风霜雪雨，为黎
民百姓佑福疗伤。你说它招谁惹
谁来，1966年却给它带来一场毁
灭性的灾难，好好的一座清代古
建筑结果人为地毁掉了！多好的
古建筑，本该延年益寿，却被半路
捣毁……周围人们陷入了静静的
思念之中。呼吁社会有识之士或
商界精英及热爱本土的志愿者，
建议有关部门领导，共同拟订一
个方案，在原魁星楼的旧址原汁
原味地重建起来。一则告慰1742

年奇山所城里的原建者刘姓先
人，二则告慰全国的“魁星楼”同
伴：烟台魁星楼又矗立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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